
幽默家

B72015.5.21 星期四 编辑 刘世超 校对 刘克宁 E-mail：lsc@pdsxww.com 家长里短·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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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长歌
（22） ■文/张小康

小 说 连 载

独静加
（14） ■文/誉田哲也

大村受伊东科长指使？

“搜查本部解散以后，我就利用不当班
的日子自己调查。你女儿在案发的时间
里，正好在附近的补习班上课。了解到这
一点之后，说实话我也松了一口气。但是
从点名册的缺席名单中，我发现了另一个
名字：伊东静加，难道是伊东科长的女儿？
经过调查，果然不出所料。而且在当晚的
作案时间里，她也并没有去补习班。不，不
只是那晚，之前她就好几次没去上课。”

公园前，有一个穿运动服的男子经过，
我等他经过之后，才又继续和大村说：“从
毕业分配那时起，你就一直受到伊东的照
顾，十年之后再次在小金井警署相遇，他还
把你介绍到了家属宿舍居住，于公于私都
很照顾你……所以，他的女儿出现在杀人
现场的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公开。而且你
还看到了她和黑社会一样的男子在一起，
你就更会隐瞒此事。”

我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如果在现场的是你自己的女儿，或许

你会如实汇报。但就是因为她是你上级的
女儿，反而让你不敢说出实情……你也听
说伊东科长荣升的消息了吧？所以这个时
候就更不能说了……我说的没错吧。”

这时，大村突然把警棍拔出来，指向
我。

“要查你就查吧。”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大村是用很自信的口吻说出的这句话。

“大村，你不会不知道吧。即使是用水
煮，或是用洗衣液洗，还是会出现多米诺反
应的。”

即便此时，我的一番话也丝毫没有动
摇到大村的自信。

“你的推理，有一个关键性的失误。小
池的致命伤不是我刺的，也就是说作案工
具不是警棍。”

刺伤小池的难道不是大村吗？我感觉
冰冷的血液开始在我的体内倒流。

“真正的凶器应该是圆珠笔或是自动
铅笔一类的，这种东西更细一些，更好插
入……我进入现场的时候，看到静加把笔
从小池体内拔出，收拾好放入兜里。当时
的我还不太了解情况，像你说的一样，我
确实不想隐瞒这件事。但示意她拿着鞋
逃跑的人的确是我。关于窗户的事情也
正如你推测的一样。实际上，当晚我先看
到静加进入到那个房间，实在不知如何是
好，于是就一直在附近徘徊。如果那时我
先闯进房间的话，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
但是，事到如今，后悔也没有用了。所以
我才……”

大村突然给我下跪，说：“木崎，这件事
完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你忘掉吧。嫌疑
犯自始至终只有吉井，请你忘掉现在这条
线索吧。从现在开始停止搜查，拜托！关
于静加我也有责任，我一定会找到她的。”
此刻我也不假思索地蹲下身来，问大村：

“她是不是失踪了？”
“啊……案件发生之后，她好像就没回

过家。伊东科长也托私家侦探在找他的女
儿。”

我自己也的确听到过这样的传闻。
“拜托了，木崎。你什么也没注意到，

什么也没听到，什么也不知道。就这样好
吗？最终责任都在我，我绝不会做那种伤
天害理的事。所以请你保密，拜托了。”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大村仰起脸
看着我。“如果你不听我的，一旦把这件事向
上级举报了，那时，我也许会杀了你……”

杀了我？我不知道大村和伊东到底有
多少纽带关系，但我想这家伙一旦有事，没
准真的会先杀了我。

“我知道了，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在深夜寂静的街区，一位少女在暗处

消失了……
我此时或许还不知道真正的黑暗到底

有多深。
明日关注：又发一案，男子遇刺身亡

战役打响前的昌都

争取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前来
和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一切努力，
均被帝国主义支持的西藏噶厦政府拒
绝。他们一再拖延，不派谈判代表，还
从国外购买大批军火，因为他们觉得手
里还有一张“底牌”——藏军。

和平谈判的大门已经被关死，不打
一仗，抽去噶厦政府这张“底牌”，就无
法敲开和谈的大门。于是，拥有藏军重
兵驻守的昌都地区，就成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如何前进、是和谈还是动武的焦
点。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指出：“如
果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
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当然也有他种可能）。”遵此，西南军区
于8月26日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
令》。

昌都战役于10月6日打响。昌都，
政治和军事地位都很重要——那是西藏
的东大门，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这一点，可从昌都总管在噶厦政府中的
官品窥得一斑：噶厦政府六个总管之中
只有昌都总管是三品官，由噶伦兼任，
其余皆为四品官，足见昌都地位之重
要。昌都总管历来被视为“肥缺”，拉萨
高官常用“重金”来争夺这一肥职，不仅
因其“高品位”，而且因其“高收入”。

昌都总管拉鲁为期三年的任期至
1950年夏期满，他要求噶厦派人来接替
他。6月，噶厦任命四品官阿沛·阿旺晋
美为昌都新总管，要求他于7月11日到
昌都赴任。阿沛夫人实在不同意阿沛
接受这个差事，因为太危险，变数太大
了！她觉得，阿沛不是去“赴任”，而是
去“赴死”。他没有花一两银子“买官”，
他完全可以不接受这项任命，况且还轮
不到他一个四品官。可是阿沛厚道，身

为政府官员，怎能为个人安危托词抗
命？

早在1950年初，噶厦政府就将藏军
总兵力扩充至17500人，其中三分之二
的兵力布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企图

“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不熟悉地方情况，
庶民百姓对解放军尚无好感之际，先发
制人”，于是一再发电报催促拉鲁赶快

“收复失地”。而拉鲁毕竟是世家子弟，
见过些世面，而且在噶厦政府从政多
年，知道就凭这万把人的队伍，要跟金
沙江对岸那支刚刚横扫了大半个中国
的“汉军”主动寻衅交火，必败无疑！何
况自己任期将满，也犯不着冒这个险。
于是，拉鲁不仅拖延起时日来，还打算
尽快离开昌都返回拉萨。

9月底，与新总管阿沛办完交接后，
拉鲁带着自己的贴身随从及一部无线电
台返回拉萨。孰料，他们上路七天后，走
到洛隆宗附近，却突然收到噶厦政府电
令：仲札团及部分僧兵已经离开拉萨向
康区进发，前来接受拉鲁的指挥；令他在
洛隆宗建立作战指挥部。看来这一仗，
拉鲁想躲也躲不掉了。

拉鲁离任昌都后，留守在昌都的人
们都在猜测，冬季临近意味着解放军可
能不会发动进攻。然而情报每天不断
传来，常常自相矛盾，闹得人心惶惶。
那些三年前同拉鲁一起到昌都任职的
拉萨官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认为，
由于所处位置暴露出许多弱点，要想阻
止解放军进攻是不可能的。他们设法
说服新接任的阿沛，将作战指挥部移到
更便于防御的洛隆宗，那里山高谷深，
有关口。阿沛却回答，他的职责是保卫
昌都，因而不能随意移动作战指挥部；
但如果拉鲁的原部下想要离开昌都，他
不会加以反对。讨论再三，拉鲁的原部
下选择了留下来。

明日关注：昌都战役打响

朋友小颜和老公刚结婚一年，两个人
的性格处在磨合期，小吵小闹成了家常便
饭。最近一次，两个人因为接不接婆婆来
城里住大吵了一架。小颜说和老人一起住
肯定会有矛盾，老公说不能让母亲一个人
在乡下受苦。虽然还没征求老人的意见，
但两个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吵架的结果是，小颜愤然离家出走，老
公不闻不问。小颜反思了两天，觉得他们
的婚姻真的出现了问题，于是打电话给老
公：“我们俩在很多事情上达不成一致意
见，这样下去，迟早要散伙。”老公在电话里
气愤地说：“你是说离婚？好吧，随你便！”
小颜说：“不如我们‘试离婚’，给婚姻一个
缓冲期，彼此都好好反省一下，然后再做决
定。”

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时下流行的“试
离婚”。双方约定，三个月之内分居，互不干
涉，彼此减少联系。其实，小颜这三个月度
日如年，总盼着老公能主动找她和解。可
是，她老公严格遵守约定，根本不打电话。

三个月过去了，让小颜没想到的是，她
老公竟然真的提出了离婚！小颜又是哭又

是闹，悔不当初。其实，小颜当初只是想吓
唬吓唬老公，她以为，“试离婚”期间，两个
人分开后，老公一定会想起她的好，认真反
思自己，谁知竟然弄假成真！后来小颜才
知道，原来是她老公单位的一个女孩知道
两个人“试离婚”，乘虚而入，主动接近她老
公，结果让她老公下决心与小颜离婚。

离婚真的试不得。“试离婚”固然可能
出现两种结果，但人的心理总觉得“试离
婚”与“离婚”仅一步之遥，所以潜意识里会
朝着离婚的方向走。而且，“试离婚”给了
两个人不好的心理暗示——我们的婚姻走
到了边缘，很可能解体。带着这样的心理，
加上两个人分居，很少交流，彼此的隔阂会
越来越深，这时候如有第三者乘虚而入，就
有可能弄假成真。即便“试离婚”后，两个
人重新走到一起，也会在心里留下阴影，一
旦双方有了矛盾，很容易又想到“试离婚”，
始终会觉得婚姻在离婚的边缘徘徊。

哪桩婚姻里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了问题就该积极面对，双方共同想办法
解决。千万不要“试离婚”，连“离婚”两个
字都轻易不要提。 （王纯）

朋友送给我一些花椒，因为
不爱吃，所以周六回家的时候，就
给母亲带回去了。

进门后，我拿出花椒给母亲，
母亲一看，喜出望外：“哎呀，我正
要买花椒呢，你就送来了，还是女
儿贴心……”

因为这花椒，母亲夸了我足
足有五分钟，而她也因此一直高
兴着。

原来，让父母高兴竟然如此
简单。想想自己以前不是给母亲
买一大堆保健品就是买昂贵的衣
服，总觉得这样做才能体现出自
己的孝顺，而每次母亲不是说我
乱花钱，就是说多贵的保健品都
不如踏踏实实地吃饭，说衣服舒
服就行……总之，每次都是我的
钱没少花，唠叨也没少挨，而这
次，一分钱没花的花椒，竟让她这
样高兴。

我的邻居郑阿姨也是如此。
女儿在广州工作，为了事业，逢年
过节很少回来。人回不来，东西
倒是不断地往家寄，出差买的各
地特产，国外买的鞋……而每每
郑阿姨从邮递员手里接过这些东
西的时候，总会唉声叹气一番，即
使旁边的邻居们不停地羡慕夸
赞，她依然是摇头。

看来，要想让父母高兴，只需
一个电话、一次回家、一顿团圆
饭，还有正需要花椒时的“二两花
椒”。而这些东西，不昂贵，但珍
贵。

●儿子：“爸，我帅吗？”
老爸：“问我干吗？问你女朋友去。”
儿子：“我哪儿来的女朋友啊。”
老爸：“那你现在知道你帅不帅了吧。”
●老爸对我说：“其实你妈挺会关

心人的。”我说：“我咋没感觉。”
老爸不高兴了，说：“怎么不关心你

了？每次抽你耳光时，她都会关心地
问：还嘴硬不？”

●我哥是驾校教练，今天中午吃饭
时，接到个拿到驾照学生的电话。

那学生哭着对我哥说：“教练，你的
车卖吗？我到现在才发现我只会开你
那辆车。”

●小时候，看到别人抓着兔子的两
只耳朵就把兔子拎起来了，我就问我
妈：“兔子不疼吗？”我妈告诉我：“兔子
耳朵那么长就是方便人拎的。”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不谙世事的
脑海里，我真的认为长耳朵就是让人拎
的。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头驴……
那天，我差点被踢飞了。

●我哥们儿喜欢一个女生，终于有
一天，他捧着鲜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
她表白。女生羞羞地问：“你为什么喜
欢我？”哥们儿说：“虽然你不怎么漂亮，
脾气不怎么好，成绩不怎么优秀，在学
校也不怎么起眼，属于中下的一个女
生，但我一看到你就有种莫名的感觉，
我想这就是……”

“就是你瞎了！”女生把花一摔，转
身走了。 （晚宗）

千万不要“试离婚”
不昂贵但珍贵

魏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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